
秦晋相望 史迹留声
——对明末保德人物陈奇瑜跌宕人生的审视

□冯 云

“黄河浩荡，看江山无限。岁月流淌，明
辨忠与奸。前世风雨，后世尘烟，成败只在弹
指一挥间……”春节假期，闲暇追看短剧《大
明总督陈奇瑜》，该剧热度达2500多万，好评
如潮。剧情终了，主题曲犹在耳边回旋不
绝。这是一部由保德人韩补清投资拍摄、反
映保德历史名人的作品，它让一段尘封的明
末往事重新走进了今人视野。

一

陈奇瑜，官至五省总督，却因车厢峡一
役，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深刻影响着时局
走向，更牵动了大明王朝的国运。《明史》载：

“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
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疆场则剿抚乖方，庙
堂则赏罚不当，偾师玩寇，贼势日张。”针对车
厢峡之役更是直言：“奇瑜有智略，然短于应
变，始误封疆。”

其实在明末政局中，陈奇瑜本属能臣之
列，其早期政绩与军事才干亦无可否认。崇
祯初年，他巡抚河南，“视敌所向，随方剿抚”，
相继在乌林关、乜家沟等地作战，“斩首数千，
河南贼尽平”。后擢升兵部右侍郎，总督五省
军务，其间“连战连捷，降者数万”，崇祯帝亦
下旨令其见机行事：“当剿则剿，当抚则抚。”

史书载，陈奇瑜用兵是先剿后抚、以剿为
主、抚为手段，他上报楚中大捷时称“楚中渐
有宁宇”，故“帝嘉劳之”，后提拔他为五省总

督，希望其能一举荡平流寇。可惜偏偏在车
厢峡一役，陈奇瑜一改此前凌厉用兵之势，决
意招抚遣散义军，终因轻信伪降，酿成滔天大
祸，局面至此不可收拾。

二

《绥寇纪略》载，陈奇瑜在河南是先剿后
抚、以剿为主，在陕西则是主抚，宽纵乡贼。

同一个将领，面对不同地域的流寇手段
截然不同，在河南手段强硬，杀伐果断，在车
厢峡却围而不剿，一意招抚。除了有军事、政
治的考量以外，其中极可能掺杂了陈奇瑜对
秦晋边地的乡土情结。

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代表
人物——王嘉胤。王嘉胤，明末陕北农民起
义最早的领袖之一，崇祯初年在府谷组织饥
民近百人揭竿而起，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
的序幕。之后他率众攻取黄甫、清水、木瓜三
堡，占领府谷县城；接着由神木渡河入山西，
攻占河曲并称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
日后纵横天下的人物，或曾隶其麾下，或继其
旗号。王嘉胤是府谷人，陈奇瑜是保德人，府
谷与保德两地隔黄河相望，自古便有“秦晋之
好”的地缘联系。

明末陕北大旱，饥民遍野，暴乱四起。陈
奇瑜是本地出身的封疆大吏，他深知明末陕
北起义始发于府谷，造反者多为边地饥民与
溃兵，同属秦晋桑梓，若一味屠戮既违恻隐之

心，亦难容于乡里情谊。他的剿抚思路有着浓
厚的边地色彩——能抚不剿，能遣不杀，重在
归农，安插原籍。然而明朝官场极重“同乡通
贼”嫌疑，陈奇瑜作为保德人，面对的又是始发
于陕北、蔓延秦晋的起义队伍，若稍露偏袒，必
被扣上“乡党误国”的帽子。于是他的恻隐之
心只能转化为“围而不歼”的招抚策略。

三

当王嘉胤的起义军在黄河两岸攻城略地
时，保德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崇祯初
年，王嘉胤攻陷河曲等地后，屡次进犯保德
城。此时的保德并非安宁之地，危急存亡之
际，另一位保德人站了出来——他就是王邵。

王邵，字二弥，天启年举人，崇祯年进士，
授翰林院检讨。面对王嘉胤的接连进犯，这
位文官没有退避，而是“寝食城头，运筹方略，
为城守计”。他做了一件极具胆识的事：设计
擒获王嘉胤之妻，将其囚于狱中。待贼兵再
度来攻时，王邵下令将王嘉胤的妻子缚于长
竿，悬于城墙外侧，示于贼众。王嘉胤部下虽
怒不可遏，却见城防坚固、难以攻克，最终只
得引兵退去，保德城也因此得以保全。王邵
后来将此次守城经历与方略著述成书，留有

《庚午守城纪略》《弭盗已试录》等著作。
同为保德人，王邵选择以铁腕捍卫城池

百姓，而陈奇瑜在处置陕北起义队伍时，却多
了几分不忍与宽纵。王邵守城时的决绝狠
厉，是孤城无援之下的绝地自保之举，恰与陈
奇瑜在车厢峡的招抚宽缓形成鲜明对照。二
者差异不仅源于双方兵力态势与所处境遇的
不同，亦是其个人情怀及治政理念使然。

四

事实上，车厢峡一役发生时，王嘉胤已败
亡，被困车厢峡的是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
起义军，部众多为延安、安塞、米脂一带人，并
非早年府谷本地队伍。然而即便如此，陈奇
瑜仍选择受降遣返、放归陕北。此举公开理
由是“朝廷剿抚大计”，但其底层逻辑却有多
重因素交织：一是地方大吏面对秦晋桑梓的
恻隐之心，不忍尽加诛戮；二是彼时义军陷入
绝地，他未能预见这群困兽日后会成倾覆社
稷的滔天巨浪；三是过于相信招抚功效，疏于
防范，终致降众复叛，养虎为患。

车厢峡一役，成为明亡史上最关键的一
个环节。起义军出峡后，拿下安抚官复叛，连

破麟游、永寿等地，势力更盛，终成大明心腹
之患。

五

韩补清在拍摄影片《大明总督陈奇瑜》时
多次提及，陈奇瑜在陕北任职时，平定乱局、
安抚百姓，整顿煤窑、体恤边民，惠及煤工炭
户，百姓感念其德，将其奉为窑神，世代祭
祀。此俗相传始于明末清初，是晋陕黄河沿
岸特有的地方信仰。

陈奇瑜体恤秦晋桑梓，有史料可证。《保
德州乡土志》载：“崇祯五年，（陈奇瑜）历升至
延绥巡抚，杀流寇头目百八十人，威著关陕。
值本州岁饥，账以三千金，并代完一年租赋。
寻擢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省军
务，专办流贼。”《明史》亦云：“五年，擢右佥都
御史，代张福臻巡抚延绥。时大盗神一魁、不
沾泥等已歼，而余党犹众，岁大凶，民多从
贼。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极言鄜、延达镇城
千余里饥荒盗贼状，诏免延安、庆阳田租。”这
些史实侧面印证了陈奇瑜对秦晋桑梓的真实
态度，在黄河两岸百姓心中，他是为穷苦人留
出生路的好官。

而誓死守城的王邵，同样被保德人铭记，
《保德州志》载其“请立本州营伍，创筑南阕，
蠲除增额盐票，州人德之”。一人以坚守护卫
乡梓，一人以宽柔留予生路，同为保德人，身处
乱世选择各异，却皆出自对乡土的深情眷恋。

六

纵观这段史实：王嘉胤首发其难，点燃明
末陕北农民起义的烽火；陈奇瑜误于一纵，错
失挽回大明危局的关键之机。然而在黄河两
岸穷苦百姓看来，王嘉胤之举是饥民求活，陈
奇瑜之策是心怀桑梓。再看王邵以铁腕守住
了保德城，陈奇瑜以宽纵放走了陕北义军，两
位保德同乡虽做出了不同选择，却都折射出
了那个时代秦晋边地人物面对乱世的复杂心
态。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几百年过去了，陈奇瑜留下的钓鱼台
依然矗立在保德故城的黄河绝壁之上，而那
数百年间的忠奸评说、世人诘问、无尽叹息，
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散去。或许，历史
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是非评判，而在于透
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困境
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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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六次登临五台山
□王 晟

五台山古称“清凉山”，为文殊菩萨道场，
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清代乾隆皇帝登基
以来，曾六次西巡五台山。这六次巡幸并非
单纯的朝拜祈福，而是蕴含着政治、宗教、文
化与个人情感的多重深意，成为乾隆盛世治
国理念的生动体现。

乾隆帝六次登临五台山，时间分别为乾
隆十一年（1746 年）、十五年（1750 年）、二十
六年（1761 年）、四十六年（1781 年）、五十一
年（1786 年）、五十七年（1792 年），每次持续
一月有余，足迹遍布菩萨顶、显通寺、罗睺寺
等核心道场。

顺治朝首开清代帝王礼遇五台山之先
河，曾派阿王老藏喇嘛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
理番汉僧众，奠定了五台山作为清代皇家道
场的基础。康熙皇帝更是五巡五台山，发帑
重修寺庙、御制碑文，为乾隆帝后续巡幸树立
了典范。而乾隆即位后，六次西巡的史实在
权威史籍中也均有明确记载。

乾隆帝还以诗文记录巡幸历程，多次为
五台山题诗、题匾，成为后世研究其巡幸意图
的重要佐证。他曾写下“曼殊师利寿无量，宝
号贞符我国家”，将文殊信仰与大清国运紧密
相连，足见其对五台山的尊崇与政治寄托。

怀柔蒙藏：边疆治理与政治谋略

乾隆皇帝六次登临五台山，首要原因在
于其深刻的政治考量。五台山作为藏传佛教
黄庙首府，是连接中原与蒙藏地区的宗教纽
带。乾隆帝六次西巡，最核心的政治目的是
通过尊崇藏传佛教，怀柔蒙藏边疆，巩固大一
统国家的统治，这是清代“因俗而治”边疆政
策的具体实践。

清代初期，蒙藏地区是边疆治理的重点
区域，藏传佛教在蒙藏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
的影响力。顺治帝时期，通过册封达赖、班
禅，确立了藏传佛教的重要地位；康熙帝通过
五巡五台山，接见蒙古诸王，强化了与蒙藏地
区的联系。乾隆帝则进一步强化了该策略，
在第六次朝台时，他写下“六度重兹到五台，
默符天地数中该”，将六次朝台与天地之数相
联系，赋予其政治合法性。

乾隆将五台山作为“宗教外交”的重要平

台，其间接见蒙古王公贵族，赏赐大量财
物，恩免地方赋税，这些举措有效增强了边
疆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通过六次西
巡，乾隆巩固了边疆稳定，促进了满汉文化
融合。

崇佛礼佛：宗教信仰与精神皈依

除政治目的外，乾隆对五台山的频繁造
访，也源于其深厚的宗教信仰。乾隆自幼便
在章嘉国师的指导下学习佛法，对文殊菩萨
尤为尊崇，而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被
视为“清凉胜境”，在佛教中具有崇高地位。
据史料记载，乾隆帝深信自己是“文殊菩萨
化身”，曾令宫廷画师依照自己的容貌绘制
了两幅文殊菩萨唐卡像，蒙古和西藏的僧
众称他为“曼殊师利大皇帝”。这一身份认
同，既强化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拉近了与
藏传佛教信众的距离，为怀柔蒙藏奠定了宗
教基础。

乾隆的宗教虔诚在六次朝台中均有体
现。第一次朝台时，他御书《心经》一轴，并墨
刻多卷供奉于各寺。第五次登黛螺顶时，他
欣然作诗云：“峦回谷抱自重重，螺顶左邻据
别峰。云栈屈盘历霄汉，花宫独拥现芙蓉。
窗间东海初升日，阶下千年不老松。”诗中流
露出对五台山的向往和对佛法的虔诚。

乾隆还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多次在菩萨
顶举行祈愿法会，为皇太后祈福。第二次朝

台时，他特意在菩萨顶为
母后举行祈愿仪式，满足
太后礼佛心愿。第四次
朝台时，他与章嘉国师共
同主持法会，彰显了对藏
传佛教的尊崇。值得注
意的是，乾隆的宗教信仰
并非盲目崇拜，而是融合
了儒家思想。他在御制
诗中多次提出将佛教的
慈悲与儒家的仁政相结
合，即“以圣王之法治天
下，而于法王之法，蚤承
先训，深契净因，故推演
至义，为大众津梁，凡欲

万善同归，永资福祐云尔”，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帝王禅学”。

文化传承：祖制遵循与文治彰显

乾隆六次登临五台山，也是对康熙朝政
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康熙皇帝曾五巡五台
山，乾隆“不敢超过其祖”的誓言虽广为人知，
但在朝台次数上却“多出一次”，这一微妙变
化体现了他既尊重传统又追求超越的复杂心
态。《钦定清凉山志》记载，康熙年间曾发帑重
修五台山寺庙，乾隆则延续这一传统，多次拨
巨款修缮寺院，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

作为清代官修志书，《钦定清凉山志》是乾
隆帝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该志由其亲自监
修，将康熙序文、御制匾额、碑文、诗文置于篇
首，以示尊崇；正文系统梳理了五台山的历史、
宗教、文化脉络，宣扬清帝护教佑民之功德。
该志的编撰，不仅保存了五台山的历史文化遗
产，更通过官方叙事，将五台山纳入清王朝的
文化体系，强化了清政权的文化正统性。

乾隆在文治方面成就斐然，六次朝台也
成为他彰显文治水平的重要机缘。每次巡
幸，他都会创作大量御制诗，内容涵盖山水景
物、宗教感悟、政治理念等多个方面，这些诗
作被镌刻于碑石之上，很多留存至今。在书法
艺术方面，他的御笔匾额遍布五台山各大寺
庙，字体雄浑有力，展现了帝王风范。这些匾
额不仅是珍贵的艺术品，更是清代帝王文化

的重要载体。

个人情感：孝亲之心与晚年寄托

除政治、宗教、文化因素外，乾隆六次登
临五台山，也蕴含着深厚的个人情感，尤其
是对母亲的孝心和晚年的精神寄托。

前两次朝台，乾隆均是“奉皇太后”或“奉
母后”而行，体现了他对母亲的孝顺。乾隆皇
帝以孝闻名，其母亲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笃
信佛教，朝台礼佛是她的夙愿。

随着年龄增长，乾隆的朝台动机也发生
了微妙变化。最后两次朝台时他已是高龄，
彼时前往五台山更是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思
考和对晚年的寄托。他在第六次朝台诗中
写道，“不期再至却常住，既曰言归底幻来”，
抒发对五台山的眷恋和对人生的感悟。

五台山这一清凉胜境成为乾隆逃避宫
廷琐事、寻求心灵宁静的理想之地，他在诗
中多次将五台山视为精神家园，这种个人情
感与政治、宗教目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
乾隆六次朝台的复杂动机。

结语

乾隆帝六次登临五台山，是中国古代帝
王宗教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典范。六次巡幸，
既彰显了怀柔蒙藏、巩固边疆的政治谋略，
成为清代“怀柔远人”边疆政策的生动实践；
又承载着乾隆皇帝对文殊菩萨的虔诚崇奉，
是其个人宗教信仰的精神皈依；更蕴含着他
在文化传承、仁政惠民方面的治世智慧，极
大推动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从乾隆十一年（1746 年）首次西巡，到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第六次登临，近半
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次不辞辛劳的长途
跋涉，乾隆皇帝用自己的足迹在五台山书
写了一段传奇。这段历史不仅是清代帝王
巡幸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多民族国家
形成与发展的见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正如乾隆在朝台诗中所写
——“大士如如据莲座，金容永永镇华垓”，
他的六次朝台也如同一座永恒的丰碑，矗
立在五台山的清凉胜境中，见证着历史的变
迁与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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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西口古渡：上演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天鹅舞

乙巳年初冬，黄河像一条被岁月磨旧的绸带，蜿蜒在苍
茫的北方大地。西口古渡宛若一位远行归来的“走西口”汉
子，依偎在母亲河的怀抱里，默默诉说着千年沧桑过往。

作为“走西口”移民的核心通道，西口古渡承载着晋西
北百姓远赴内蒙古河套地区谋生打拼的集体历史记忆。从
明清至民国初年，无数山西走口外的汉子横渡黄河，经此踏
入内蒙古地域。他们常年春去秋归、往返两地，习性就像每
年迁徙往复的大雁与白天鹅，故而这群奔走谋生的行旅之
人也常被称作“雁行客”。然而纵使远赴他乡谋生，大家始
终心念故土、不忘乡愁。

清晨时分，我陪同远道而来的友人漫步西口古渡，既体
悟到古渡沉淀的岁月沧桑，也真切感受到白天鹅为黄河湿
地平添的盎然生机。彼时西口古渡薄雾氤氲，大河、古渡、
庙宇、古戏台皆被一层薄霜轻覆，恍若人间仙境。屹立黄河
岸畔的护城楼在薄雾中隐约显现，巍峨雄壮的古城墙在一
片清冷的氛围里，讲述着往昔金戈铁马的岁月。

经过多年沉淀和近年开发保护，西口古渡已成为黄河
湿地公园内独具人文底蕴的特色景区。古渡健身广场与观
景区分设上下两处平台，上平台可供群众休闲漫步、健身文
娱，下平台便于游客近距离临河观光、赏灯观鸟。

健身广场是舞蹈爱好者的乐园，男女老少齐聚于此，自
娱自乐。年轻人扭动腰肢，踏着铿锵的节拍，跳着流行的街
舞，尽显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青春风采。中老年群众亦是
兴致盎然，自发列队，伴着动感旋律跳起广场舞。他们中有
人轻摇折扇，有人裙摆翩跹，有人旋转花伞，各展风姿、活力
满满。

登临观景台，晋陕蒙三地风光尽收眼底，四时景致各具
韵味。立冬时节，候鸟归来，黄河岸畔天鹅翩跹起舞，已然
成为西口古渡的一大特色景致，每年都会吸引众多观鸟爱
好者、摄影爱好者及鸟类保护志愿者前来打卡。每逢迁徙
季，大批候鸟自西伯利亚远道而来，有的短暂停歇、休憩觅
食、补给体能，而后继续向南迁徙；而有的白天鹅则选择在
此越冬，栖息至次年三四月再启程北归。

我们驻足古渡河畔，在萧瑟的朔风中静待白天鹅出
现。忽然一阵悠扬的鸟鸣划破长空，打破清晨的静谧。抬
头望去，十余只白天鹅仿佛听到了某个暗号，开始盘旋着下
降，队列始终整齐紧密，时而排成“品”字，时而列成“人”
字。它们从内蒙古大漠深处飞来，声声啼鸣在空中相互呼
应，像是在确认彼此安全。当它们轻盈滑向水面的刹那，似
能感知岸边游人发出的赞叹，赞叹其身姿曼妙，更敬佩其跨
越千山万水的勇气。

据一位资深观鸟爱好者介绍，领头的白天鹅是整个群
体的主心骨，迁徙途中体力消耗最大。一旦体力不支，便会
发出鸣啼信号，族群其他成员随即上前替补领航。白天鹅
身上彰显的这种“领头雁”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一个
集体倘若人人凝心聚力、团结协作，树立主动担当的大局意
识，便没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攻克。

这群宛若仙子的白天鹅入水之后，便立刻欢腾起来，尽
显天然灵动之态，让人不禁想起骆宾王那首千古传诵的《咏
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它们用修长优雅的脖颈轻轻拨动水面，荡起层层涟漪。时
而潜游水中，仅露洁白尾羽浮于水面，似在寻觅水中食饵；
时而浮出水面，振翅抖落满身水珠，在暖阳下折射出钻石般
的璀璨光芒；时而相互追逐，用修长的脖颈交缠嬉戏，仿若
一场趣味角逐；时而彼此依偎，以灵巧的喙轻柔梳理同伴羽
翼，好似相互梳妆、温情相伴。

在西口古渡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欢舞的人群与
翩跹的白天鹅相映成趣，共同勾勒出一幅浓墨重彩的生态
画卷。白天鹅与人类和谐共生，谱写着一曲曲动人的生命
赞歌。白天鹅是大自然的精灵，是黄河湿地的生态主人，更
是人们心中恒久的美好景致。我们深知，白天鹅岁岁如约
归来，是黄河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珍贵勋章，守护好这份生
态荣光，需要大家同心呵护、久久坚守。


